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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议会褒奖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为杰出公民
　　
　　中央社记者曾志远纽约六月二日专电，纽约市议会今年值法轮大法洪传十周年之际，再次褒奖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褒奖令中宣布李洪志先生为杰出公民，并指出李先生应得到纽约市各界的敬重；市议会还表彰了李先生和法轮功对人类身心健康作出的杰出贡献。
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政代表：
法轮功是和平的功法  只有暴君才对其感到威胁
(在瑞典首都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上的讲话，2002年5月25日摘译)

1999年7月20日，中国政府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镇压法轮功，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各种国家恐怖主义的手段。许多无辜的人被杀、被施以酷刑、被劳教和被关押。至今已有5万人左右被非法关押，千人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这到底是为什么？

从任何一个人权和做人的角度，都解释不了中国政府的这种行径。然而，历史事实却告诉人们，任何一种社会文化自由对暴政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因为人们一旦聚在一起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暴政最害怕的。所以，暴君会尽一切可能来控制这不可控制的力量。法轮功就是很好的一例。

法轮功是一种高层次的气功，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该功法使人修心养性，强身健体。世界上有许多修炼者亲身体验了法轮功给他们带来的益处。“祥和”是常常用来描述法轮功的词，只有暴君才对其感到威胁。如果中国想要世界视其为尊重人权的文明礼国，那么中国必须改变其对法轮功的态度。
罗达.埃德侯
斯德哥尔摩市政代表，市人民党议员
胡锦涛昔日清华的同班同学
张孟业夫妇因修炼法轮功遭严重迫害 


据大陆消息，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昔日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法轮功学员张孟业和夫人罗慕栾于近日在外出时失踪。消息来源说，他们极有可能已被610办公室绑架。 


张孟业曾任广东电力学校高级讲师。1999年11月18日，张仅仅因为在天安门的马路边、请警察转交一封信给中央，便被拘留，强行判送劳教两年。在劳教所，张孟业为要求无条件释放，曾3次绝食。至2002年2月10日被释放时，张孟业被摧残得骨瘦如柴，体重还不到70斤。回家后，张孟业因不堪骚扰迫害，被迫离家出走。

张孟业于3月20日和5月4日在明慧网发表两篇文章。在文章中，张孟业陈述了自己在20多年前患乙型肝炎，久治不愈，炼法轮功8个月即完全彻底根治好的事实，以及在1999年因写信给中央谈对法轮功的认识而被劳教遭迫害的经历。这两篇文章发表后，专门负责法轮功事务的广东610办公室遂投入大量人力到处搜寻他，并扬言，一定要抓到他，抓到后不是送劳教就是送去洗脑班。2002年5月17日，张孟业、罗慕栾夫妇外出后失踪。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 


记得我开始上小学的第一堂语文课是：我们热爱毛主席！我们热爱共产党！我们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

仔细想一想，什么是真正的爱国？我们真的懂得爱国吗？
　　　是某届领导人认为谁爱国谁就是爱国，否则就不爱国了吗？好象不是。
            历史中有很多例子。屈原爱国吗？爱国。可当时的朝廷说他不爱国；清朝的谭嗣同等六君子爱国吗？爱国。可当时的政府和受蒙蔽的老百姓说他们“祸国殃民”。
 　　　那么顺从某一届领导人的一切决定就是爱国吗？好象也不是。

 就说文化大革命吧。当日本、新加坡及西方国家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经济的时候，我们国家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全国群众忙着斗群众，斗老干部，忙着批判毛主席、党中央指定的批判对象。十年文化浩劫公认的罪魁祸首是林彪、四人帮。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员又干了什么呢？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人发现它错了吗？我相信不是。但是除了象张志新烈士（当时是反革命）这样极小的一部分人敢说以外，没有人站出来说真话。我们竟让一场给国家带来沉重灾难的浩劫持续了十年！
　　　我们总说自己爱国，我们是怎么爱的国？ 我们真的爱到舍弃身家性命的程度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一切号召，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当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时，我们积极响应，坚决执行；当政府的决定是错误的时也积极响应──这真的是爱国吗？

其实真正的爱国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为国家的永远繁荣富强承担责任，而非简单的顺从某一届政府的一切决定就完事了。因为主席会死，朝代会变，但是祖国依然存在。
　　　我想，人人都真正的为国家的长远利益负责了，我们的国家才会强大；我们才不会因简单盲从了某些领导人的错误决定而对国家和人民犯罪；我们才不会象当年那些“三忠于”、“四无限”的造反派头头们、冲杀在前的红卫兵革命小将们到现在还在良心受谴责，吞食自己当年种下的恶果。
孩子的作文：我的愿望 

注：《我的愿望》一文是我的儿子写的一篇作文，老师看后愕然。而我读后甚感欣慰。我想，《我的愿望》也正是千千万万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共同愿望。

我有愿望吗？也许有。又该从何说起呢……

今年春天，沙尘暴刮得很厉害，先是下了好几天黄土，接着就没日没夜地刮风扬沙。长沙以北整日尘土飞扬，萧瑟的风声，不禁使我时常想起阴冷的秋季。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不时地受到西北风袭击，实在抬不起头来，于是我走到一个棚子旁，停下脚步，避避风。抬头看看道路两旁被吹得歪歪斜斜的柳树，它们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像是在向风暴发布求情信号，乞求停止，我不禁感叹“树也像人一样软弱。”“并不是所有的树都那样脆弱。”一位老大爷否定地说，我惊异地回头，仔细地看他，那位老大爷头发银白，满面红光。他笑着指向附近那一排杨树说：“你看，它们难道是软弱的吗？”我定睛看去，这些杨树约二、三米高，茎干粗壮，树叶被摇的“哗啦啦响”他们却像一个个守卫在风中的战士。巍然不动，笔直地矗立在风中。比起他们，柳树显得弱不禁风。她们摇摇摆摆一个个像病了和吐血的林黛玉。

“不，不是。”我坚定的回答。

“是啊！”老人接过我的话头。“他们高大，强壮，威武不屈。勇于面对严寒酷暑，像聪慧的智者俯视一切。”

“说得太好了！”我啧啧称赞。

“你有这种战胜风暴的愿望和信心吗？”“有。”我想都没想坚定地回答。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有那就更好了。我心里想。

由杨树和风暴，不禁使我联想起现在的三年内耗和众多为真理不屈不挠和平抗争的普通百姓。三年了，劳民伤财的“内耗”始终未曾停止，已有一千多名无辜生命惨死于酷刑下。而这些亿万名善良百姓不屈不挠，他们不曾畏惧、恐慌。用大善大忍的胸怀包容一切，用自己的言行去唤醒世人的正义良知。三年了，全世界许多人民都觉醒了。他们了解到了事实真相，并勇敢地站到正义一边。在当初我也和许多人一样无所适从，也曾沦为随风倒的柳树。但现在我不会再那样了。是他们这些大善大忍、大勇的人唤醒了我及许多人的良知。如果当初他们没有战胜风暴的信心和愿望，又怎能扭转这一切呢？现在正需要我们所有旁人有这样的信心与愿望。我愿意像他们一样不屈从于邪恶，用自己纯真的心化解很多人的仇恨，挽救麻木的人群，让人们明白真相，让风暴早日停止。这是我唯一的远大愿望，大概并不是渺茫不可及的。

愿国家早日和平安定！

风小了，白杨依旧傲然挺立。

老大爷和祥地笑着，我抬起头正面迎着风上了路。
越南亲戚学功记
文/台湾  林靖顺 冯金秋(口述) 林崇祺(整理) 


二弟与越南籍女子结婚，今年二月春节时，弟弟趁十天的假期，带弟媳回越南。行前，我从电脑网路上打印了越南文的《法轮功》及《转法轮》，影印制成十本《转法轮》带去给越南的亲家母及其亲戚，并请二弟教他们炼功，当时只有几个人学了功 。 

 
三月初亲家母打电话来告诉弟媳说有一些亲戚看了书之后很想学功。于是四月中弟弟专程去越南一星期教功，透过弟媳不怎么正确的翻译，还是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全教会了。

五月份，弟媳打电话回越南，亲家母告诉她法轮功太神奇了，她以前患有心脏病，走路不超过十分钟就必须停下来休息，还有其它多种病，如腹部积水等等宿疾，因怕弟媳担心都不让弟媳及其子女知道，学炼大法不到一个月几乎都康复了。以前每月至少要去医院一次 ，并吃多种药物，现已不用看医生、药量也减少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另外有一个六十岁女士，长期患有严重鼻病，鼻子经常流脓，并发出恶臭、无法用鼻子呼吸，另外还有其它多种病，无法正常走路及工作，痛苦不堪。学功后不久，某天，她的邻居惊奇地看她在田里干活，于是跑来问她，吃了什么特效药，现在居然能在田里干活，她才猛然意识到她的鼻病等宿疾全都好了。亲朋好友知道她是炼法轮功而得到身体的净化及康复后，纷纷要求学功。 

幽默：为了人民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江泽民刚死，判官问他：“你是想上天堂还是想下地狱？”老江是什么人，一听就知道里面有猫腻，答道：“我想先了解一下。” 

         判官开始给他放录象，先是天堂：乖乖，个个象雷锋，吃窝头，啃咸菜，早早起来抢着去打扫厕所，干起活来没日没夜，好不容易有空闲，也都用来学马列主义了。 

         然后是地狱：乖乖，吃的是山珍海味，喝的是琼浆玉液，到处是赌场青楼，个个是妻妾成群。在那里的男人比老江当“皇帝”还快活。 

         老江“义无反顾”：“去地狱！为了人民，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真到了地狱里一看，乖乖，满目尽是刀山，火海，油锅。江泽民慌了：“怎么跟刚才放的录象不一样呀！” 

      “唔，刚才忘了告诉你，”判官不紧不慢地说：“那段录象是新华社、人民日报、CCTV联合摄制的。”
